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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张保军

6月初，记者收到了陈兰芳老人的一封信：
“去年，我老伴于杰多次对我说：我的身体越
来越不好，没有力气整理材料了。明年是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你抽时间，把我妈妈留给我
的、‘我爸爸的遗物’和一些资料整理一下，
交给烟台市博物馆。”

今年5月，陈兰芳终于完成了老伴生前的心
愿。6月9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追述未曾谋面
却心存敬仰的岳父、中共胶东区东海特委书
记、东海指挥部指挥兼政委于克恭的荣光一
生。

乡村办学 投身革命

于克恭1907年出生于牟平县六区地口村
（今威海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农村富裕
家庭。读高小时，于克恭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
籍，了解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

1925年，于克恭刚满18岁。立志于改造农
村贫困现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他，在家乡
地口村创办了第一所小学。白天，他教学生读
书识字，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
农民识字算数，宣传革命思想，还经常与崖
子、牟平、烟台一带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们一
起，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
革命”。他们针砭时弊，抨击列强，呼唤贫苦
大众组织起来，与命运、与反动势力抗争。

青年时代的于克恭，刚正豪爽，仗义执
言。据说，当时，与地口村毗邻的郎里村有个
地主叫王香蒲，因哥哥是国民党而倚官仗势，
对四乡百姓高利盘剥，极为残忍，老百姓对他
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一次，地口村的一
个小商贩，向王香蒲借了一笔钱，并立了字
据，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为他作保。后来，商
贩因手头无钱拖延了偿还期限，王香蒲便带着
狗腿子，封了于学仁家的里外大门，不让于家
人进出。忍无可忍的于克恭，去找王香蒲说
理，王香蒲有恃无恐，蛮横耍赖，行凶打人。

不畏强权的于克恭到牟平县府控告了王香
蒲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王香蒲却施
出伎俩，一方面贿赂勾通官府，一方面暗地派
人谋害于克恭。于克恭虽有理，却败了诉。王
香蒲的卑劣手段，没有使于克恭屈服，反而更
增强了他斗争到底的信心。他又写状子，先后
到烟台、济南法院控告王香蒲欺诈百姓，揭发
了县官府贪赃枉法的行为。就这样，经过了长
达两年的斗争，于克恭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灭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

1930年，于克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过去有说法认为，于克恭的家庭很贫困，但
据我了解，他家里过去地和房子都很多，为了
革命，他变卖了家里部分土地，办起酒坊，以

酿酒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陈兰芳说，于克
恭走村串户，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壮大队伍，
秘密建立起党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
本村先后发展了30余人入党，使党的组织迅速发
展和壮大。于克恭家中，四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
他还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亲戚等八人入党。

当时，共产党的联络站就设立在于克恭的家
中，掩护和接送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联络站最
重要的工作。为了保护同志，于克恭此时并没有
发展妻子王春光入党，不知真相的妻子却是他最
得力的命令执行者，为他迎来送往着各路“客
人”。

狱中坚守 秘密斗争

1934年初，于克恭被任命为牟平县委书
记。此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派张襄五到胶东任
“剿匪司令”，配合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反动武
装镇压革命。一时间，胶东被白色恐怖笼罩。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于克恭无所畏惧，他机
智地躲过敌人的几次搜捕，通过“打短工”和
“换工”等形式，在田间、山坡秘密召开会
议，进行联络，有时还在深夜步行几十里地去
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

不久，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与省委失掉
了联系。为了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于克恭受胶
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
工作。返回时，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将北方局的
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冒风险一路闯敌关，
终于将党的指示安全带回胶东。遵照上级党组织
的指示精神，胶东特委迅速发展壮大了各县村的
组织和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被敌人

逮捕，被监押在国民党牟平县看守所。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于克恭不但不屈服，反
而更加坚强，誓死不透露党的丝毫信息。无奈之
下，敌人只得将他押到济南第一监狱。狱中，于克
恭继续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全党的组织，不承
认任何“罪行”。几经审讯，济南法院抓不到他的
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名将他判刑两年
半，转押到湖北省武昌反省院。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于克恭，把监狱当战
场，以法庭当讲坛，慷慨激昂地痛斥敌人的卑鄙
无耻，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屠杀革命人士，压迫
剥削劳苦大众的暴行。他曾对前来监狱探视的地
下党员王岐山说：“回去告诉同志们，共产党人只
要活着就要斗争下去，只有不懈地斗争，才能求
得光明的未来。”借放风的时机，他就同狱中党员
秘密联络，组织大家在狱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斗
争。因狱卒克扣囚粮和虐待政治犯，他组织三次
绝食，迫使敌人让步。

抗战爆发 两度“东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国共合作局面之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各种
压力，逐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被捕四年之久的
于克恭终于获得自由。出狱后，他西去延安，经张
闻天介绍，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一面学习，一面
随军作民运工作。

随着北平、天津、济南等地相继沦陷，整个华
北局势陷入危急之中。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
抵抗政策，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大部分重要城
镇为日军所侵占，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肩负着上
级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于克恭重返胶东开展工
作。

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带着中央
指示精神和重托，于克恭从延安重返胶东工作。
到达胶东后，他及时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宣
传“中共抗日救国大纲”，为恢复牟海地区党的组
织，组建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做了大量工作。

12月，于克恭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
起义，即东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于克恭深入各县，
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一大批农民、工人、教师
和青年进步学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同时，他深
入各村庄筹粮筹款，并把家中的积蓄捐献出来，
还抓住时机，利用有利地形开建军工厂，建立后
方医院，为起义队伍提供后勤支持。起义成功后，
于克恭随部队转至蓬莱、黄县、掖县（现莱州）一
带。

1938年春，于克恭调胶东特委工作，任胶东
抗日自卫团总指挥。同年秋，奉命由掖县去文登
地区抗日根据地。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进入了相持阶段。由
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派制造摩擦和抗战逆流的
影响，胶东地区也开始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
争。这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对胶东各抗日根据
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分子到
处逮捕共产党员，大肆屠杀抗日民众。

东海地区，自三军西上以后，就为日顽所盘
踞，环境极为恶劣。就在这时，特委决定派于克恭
到东海一带开展工作，重新整顿和建立党的组
织。

接受任务后，于克恭立即组织了东上工作
团。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工作团从黄县出发，晓
宿夜行，穿山越岭，历尽艰辛。当行至福山城南
巫山时，被驻守的国民党福山县县长陈昱的部
队所挡，于克恭和20余名同志被扣。第二天，
陈昱派兵将他们押至栖霞城，交给顽军蔡晋康

处置。特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跟蔡晋康交
涉，蔡晋康害怕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不
得已将于克恭等全部放回。此次东上的计划也
因此破灭。

返回特委后，于克恭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
训，决定再次东上，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他将
东上的同志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组，各组的
行动时间和路线互相错开，分别行动。于克恭
带领一个组，不顾天寒地冻，冒着风雪，从掖
县出发了。他们闯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跟
敌人进行了一次次激战周旋，经过五个晚上的
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文登县的林村，与其他小
组胜利会合。

在东海，于克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着手
整顿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队伍，巩
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半年多时间里，全
区各县的党组织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抗日活动
也蓬勃开展，先后为主力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
战士，东海军分区也建立起一支有150多人的独
立营。

血洒胶东 名垂青史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
“梳发式”大“扫荡”，“扫荡”由西向东步
步推进，妄图将抗日力量一举斩尽杀绝。抓住
国民党弃枪逃窜这一时机，于克恭领导东海人
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发动群众捡枪
拉队伍，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
的抗日武装力量。3月15日，起义队伍与文登、
荣成两县起义队伍会师，在文登县李仙成立东
海指挥部，于克恭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在这次武装起义后，各县抗日武装不断发
展壮大，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发展。1940年春至
10月，东海抗日武装先后与日伪军作战十余
次，击毙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伪军200余
人，缴获迫击炮2门，炮弹20发，机枪4挺，步
枪、手枪168支，子弹2万余发，马车1辆，军装
50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拔出据点4座，25名伪
军投诚，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东海
人民抗日武装也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
愈战愈勇。

东海反扫荡节节胜利，抗日烽火正旺。国
民党却对东海地区武装的发展之快怕得要命，
寻机进行报复打击。1940年4月14日，国民党投
降派郑维屏、王兴仁部进犯文登林村，杀害八
路军多人。于克恭率队讨伐，4月15日清晨，在
母猪河西岸与敌军相遇，激战中不幸中弹牺
牲，年仅33岁。

陈兰芳老人告诉记者，于克恭去世时，儿
子于琴8岁，女儿于杰只有5岁，妻子王春光的
肚子里还有一个遗腹子，因丈夫去世遭受巨大
打击，悲伤过度而早产，身体虚弱。按照于克
恭生前的心愿，王春光将子女送进了革命队
伍，哥哥于琴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妹妹于杰1948年参军，1949年参加
了解放青岛战役，1950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

“我的岳母王春光是在1938年正式加入共
产党的，是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
在村里担任大队干部，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
子，让她来济南住享享福，可就是住不下，住
几天就往老家跑。”陈兰芳说。1992年3月，王
春光被授予“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红
嫂”的荣誉称号。”然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她
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死亡，享年86岁。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妄图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他领导东海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日武装起义，

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

于克恭：血染胶东的司令员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张鹏岳

新泰城东，青云山拔地而起，宛如擎天一
柱，山水相映，风光秀丽，无数文人墨客赋诗
填词，歌颂赞美。抗战爆发，山水形胜笼罩于f
烽火之中，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与日伪统治区的
交界地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交火不断。
1945年元旦，在山西北的大小借庄就曾爆发过
一次激烈的战斗。

七十年前的战斗硝烟早已散去，细节却深
深印在了87岁老人刘金祯的脑海中。作为战斗
的亲历者，他娓娓道来，讲到激动处慷慨激
昂，说到伤心时又深沉低缓，思绪飘回到那个
寒风刺骨、弹林如雨的夜晚……

元旦夜宿小借庄

1944年12月，中共新泰城分区委、城分区
敌工站和岙山分区委决定元旦期间在小借庄开
会，讨论新一年如何对敌斗争。正在费县执行
任务的刘金祯和岙山分区区长吕博泉接到通
知，立即赶回。

“出了新泰城就有碉堡，一直到临沂，一
路碉堡。”两人晓住夜行，吕博泉在前，刘金
祯在后。人高马大的吕博泉穿着粗布衣服，在
刘金祯前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

刘金祯记得，吕博泉原名吕汝宽，罩在这
个高大身材上的原本不是粗布，而是长衫。

1928年10月，刘金祯出生在青云山西面的
汶南镇杨家洼的一个贫苦之家，在兄妹五个中
排行老三。刘金祯聪明伶俐，“在村里是个活
跃的小人物”，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村北的学校
上学。

在学校里教书的是个外号叫“张大头”的
先生，整天念些之乎者也，刘金祯不大感兴
趣。后来，吕博泉到校任教，“讲课进步得
多，我很欣赏他。”

16岁那年的七月异常闷热，刘金祯却终生
难忘。一天，吕博泉约刘金祯在村北夫子庙前
的柳树下见面。刘金祯先到，不一会儿，吕博
泉也来了。

吕博泉鼓动刘金祯参军打鬼子，刘金祯才
知道吕博泉是共产党。“我很尊重老师，也想

出去，就答应了，从那以后就整天跟着他。”
那晚，刘金祯没有回家，两人枕着鞋，铺着吕
博泉带来的一条床单，露宿在了青云山下的一
块大石板上。

吕博泉是岙山分区区长，同时兼任新泰敌
工站委员。刘金祯说，吕博泉经常带着他冒着
生命危险深入日伪据点和伪军家中。接到开会
通知时，两人正在对日伪进行分化瓦解。

摸黑赶路，小心翼翼地绕过敌人的碉堡和
据点，12月31日夜里10点多，吕博泉和刘金祯
赶到了小借庄。村里已是一片漆黑，只有零星
的几户人家还有灯光。

两人直奔开会的老乡家，吕博泉去开会，
刘金祯吃饭休息。老乡特意准备了馒头和大白
菜，刘金祯平时吃的都是地瓜面煎饼和咸菜，
馒头和大白菜已是美味佳肴。吃过饭，老乡将
刘金祯带到铺着干草的北屋里，“我躺在干草
上，枕着包袱，盖上吕博泉的棉袄。”赶了一
夜路，旅途的疲惫袭来，刘金祯进入了梦乡。

汉奸告密遭包围

刘金祯说，除吕博泉外，参加会议的还有
城分区敌工站站长李冠群、城分区区委书记张
奎元、区中队副队长朱久政、做公安工作的杨

同新、做敌伪工作的刘魁武、刘建义等，都是
新泰抗战的重要人物。

城分区敌工站站长李冠群神出鬼没，老百
姓口中流传着许多他打击汉奸特务的精彩故
事。

有一次，李冠群带着战士姜茂法到了汉奸
尹某家。尹某等8人正在睡觉，李冠群和姜茂法
堵住门口，然后高喊：“我们是八路军，现在
一个连包围了你们，共产党宽大俘虏的政策你
们是知道的，赶快扔出武器投降，否则就把你
们炸死在屋里。”汉奸们惊惶失措，急忙把枪
扔出门外。李冠群收起枪，将汉奸集中在院子
里，用匣子枪指着尹某的头：“你们都是中国
人，却帮着日本人做事，都应该枪毙。”汉奸
们下跪求饶，李冠群说：“你们既然认了罪，
就饶了你们。谁要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就
是钻到老鼠窟窿里也要抠出来，谁改邪归正，
立功赎罪，不但不杀，还要奖赏。”特务们以
后都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尹某还为抗日政府买
过棉花和子弹。

特务李某认贼作父，坏事做尽，新泰县委
决定除掉他。李某行动隐秘，出门总是带着鹰
犬。李冠群接到任务后，和战士化装成农民，
在城里侦察。这一天正是城南关集，李某在一
个布摊上与掌柜聊天，李冠群上前假装询问布

价，李某一抬头，李冠群就用枪指住了他，接
着扣动扳机，李某应声倒地。集上立刻炸了
锅，赶集的人四散而去，李冠群混在人流中安
全撤离。

李冠群等搅得日伪心神不宁，敌人恨得牙
痒痒，急欲除之而后快，在小借庄等地布满汉
奸特务，调查李冠群等的行踪。由于汉奸告
密，敌人摸清了参加此次会议的人数和所住的
房子，日军驻新泰的三角部队包围了小借庄。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三点多，警觉的刘金
祯听到有声响，起身一看，进来的是吕博泉、
张奎元和刘魁武，就又躺下睡了。

恩师血洒青云山

“啪啪啪啪……”突然间，一阵枪声惊醒
了众人。紧随着枪声而来的，是鬼子“咣咣”
的踹门声。

从大门已经出不去，吕博泉一脚踹开北墙
上的窗子，跳了出去，刘金祯被刘魁武托了一
把，也跳到街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此时街
上枪声大作，子弹呼啸而过，四人向村西南方
向突围。

来到村外沙河边，只见一群鬼子，身穿黄
棉大衣，正用机枪疯狂地扫射。去路被封锁，
刘金祯等只好返回头向村北方向突围。

在村西北河边也埋伏着十几个鬼子和伪
军，他们用机枪从侧翼向刘金祯等人扫射。正
在狂奔的刘金祯突然感觉右小腿被碰了一下，
回头一看，吕博泉抱着肚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刘金祯正要去扶，只听张奎元大吼一声：“小
刘，快跑!”“这一声我现在还记得。”刘金祯
强忍悲痛继续向前跑。

李冠群带着几个战士向村东北方向突围，
在一片叫做刘家林的坟地被日军包围。李冠群
等利用坟头向日军还击，但子弹很快打完，李
冠群身负重伤，他忍着剧痛将会议文件埋藏
好，最后壮烈牺牲。

刘金祯一口气跑到了王家石山子，双脚磨
得鲜血直流，站在高高的山丘上回望小借庄，
发现鬼子正在向新泰县城撤退。原来，驻扎在
大借庄负责为会议警卫的区中队听到小借庄的
枪声，绕到了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日军以为八
路军主力部队来增援，慌忙撤退。

刘金祯从老乡家借了一双旧鞋，想起牺牲
的战友，放声大哭起来。“这次战斗，我的恩
师吕博泉，还有李冠群、刘魁武等8位战友牺
牲，血染青云山！”讲到这里，他的声音低沉
了下去。

武工队伸张正义

当天晚上，刘金祯悄悄地回了家，不敢进
门，只能躲在后窗听家里的动静。借庄战斗的
消息已经传到了家里，家人不知虚实，以为刘
金祯在战斗中牺牲，起了灵堂，母亲蒙着被子
趴在床上轻声哭泣。

“不敢大声哭，村里有汉奸，听见了就要
杀你的头，日本人占领着，连哭的权利也没
有。”“妈妈，我走了。”刘金祯贴近窗口，
轻轻说道：“妈妈听见我说话就不哭了。”

告别家人后，刘金祯去找新泰县委，之后
长期在商业、外贸和商检系统工作，后来定居
青岛。对七十年前牺牲的战友，他始终无法释
怀，直到听说当年的告密者被处决，心中郁积
的愤怒才稍稍得以缓解。

借庄突围后，新泰县委派出20多名武工队
员，抓捕告密汉奸。“一个汉奸在借庄东北的
管家洼被公开枪毙了。”

另一名汉奸的处决过程是时任新泰县委书
记周星夫后来告诉刘金祯的：武工队员穿着日
本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新泰城，在南
关，一枪把汉奸给毙了。

少小离家，乡音未改。2007年，从山东省
商检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的刘金祯携家人回到新
泰，寻访借庄突围的遗址，看望恩师吕博泉、
刘魁武的家人。在新泰烈士陵园，刘金祯敬献
了花圈，纪念碑上刻着借庄突围战牺牲的所有
烈士的名字，在吕博泉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有
汝宽二字，刘金祯轻轻说了一声：“对了。”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七十年前的战斗硝烟早已散去，细节却深深印在了87岁老人刘金祯的脑海中。作为战斗的亲历者，他娓娓道来，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

说到伤心时又深沉低缓，思绪飘回到那个寒风刺骨、弹林如雨的夜晚……

借庄突重围 血染青云山

于克恭 抗战初期于克恭(前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在借庄突围战中牺牲的李冠群

借庄突围战遗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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